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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红彦说，“接到电话，我马上联系

善本部的同事，在入藏前鉴定决策

的时候，馆外专家杨成凯先生激动

地说，国家图书馆当然要收呀，这

种藏品都不收还要收什么？于是藏

品安然留在境内，北大学者刘玉才

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增强了更多人

对其意义的认识。”陈红彦印象较

深的，普查中还在民间发现了稀见

的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

承龙刻本《本草纲目》、南宋宝祐

元年（1253）刻本《五灯会元》等等。

系统工程打持久战

在一步步摸清古籍数量的情况

下，陈红彦透露，“15 年间全国有

370 万余叶古籍完成修复，社会关注

和参与度也越来越高”。

2022 年 初， 国 图 馆 藏“ 天 禄

琳琅”修复完成成为近年古籍修复

领域一件世所瞩目之事。“天禄琳

琅”系清乾隆皇帝将皇宫各处藏书

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

掇之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

书。随着清末国势衰微，这些书几

经坎坷，磨难频生。其中，火、盗、兵、

蠹，致使藏书大量损佚，664 部中

已有近 60 部不见影踪。特别是末

代皇帝溥仪曾以赏赐伴读的名义将

其中一些书运出宫外，外加臣子借

溥仪退位之机巧取偷换。更严重的

是伪满时期，一批“天禄琳琅”运

到长春，长达 14 年的时间竟然没

有任何防潮、防蛀措施施加。好在

这批书中的幸存者几经聚散大都已

收归公藏。系统摸底的结果显示，

国图馆藏“天禄琳琅”279 部中，宋、

元刻本占比较大，并且保存着《钦

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最为珍贵

的大部分古籍，其中不少孤本。但

这些书许多有着各种“老年病”—— 

絮化、酸化、虫蛀、霉菌……；还

有硬伤——多次辗转、保存不当造

成的损伤，使一些书成为无法翻看

的“书砖”，有些则严重酸化成“掉

渣饼”的地步。

2013 年开始，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历时八年余，以持久战的方式，

终于完成修复工作——其中较早的

元刻本修复后，在标准的存藏条件

下，再保存 200 年没有问题。

上海一直以来是古籍保护与修

复的重镇。不久前修复馆藏《瀛环

志略》之事，也一如国图修复“天

禄琳琅”一般，系完成了一个系统

工程。《瀛环志略》作者为清朝名臣、

学者徐继畬。内容主要是介绍世界

地理、风土人情、政治制度等，为

中国最早自编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

之一。以如今的眼光来看，似乎《瀛

环志略》所反映的地理内容略显简

单、粗糙，一大原因是这部书的原

始材料大多来自当年西方各种版本

的地图册。但其地图描画勾勒基本

准确且数量多，语言上又不失生动，

譬如描绘世界地形：“大地之土，

可怜，更加之科研能力与水平与世

界先进有很大差距。

从 2007 年开始对全国公共图书

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

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

进行全面普查，至 2016 年底的统计

数字显示，该计划共完成全国 1218

家古籍收藏单位的普查登记工作，

普查登记数据达 200 余万条。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西藏、

新疆等地边疆民族地区的古籍普查

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 年，布

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哲蚌寺、

萨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庙宇全

面启动古籍普查登记。

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2007 年 5

月在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开始，陈

红彦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作为该中

心办公室主任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馆长，她回忆这 15 年来的点点滴滴，

有不少难忘之处。譬如 2007 年底，

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督导时，

意外获知一位加拿大华侨藏有一册

《永乐大典》。“接洽上对方后，

最终发现，此册《永乐大典》尚保

留明代包背装，前后书衣完整，内

容为‘模’字韵‘湖’字册。” 陈

红彦说，“令人惊喜的是，国家图

书馆恰好存有此本的前、后各一册，

此册的发现，使‘湖’字部分内容

前后相缀、更为完善。”

随着民众对古籍保护的了解逐

步普及，发现珍贵古籍的信息也不

断传出。陈红彦办公室曾接到过来

自江苏的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

述说着一个故事，民间有清代阮元

《十三经注疏》的一部分稿本，藏

家不了解古籍的意义，有带出国门

的想法。打电话的是藏家的亲戚，

希望把重要的藏品留在国内。”陈

右图：领衔修复《天

禄琳琅》的首席专家

朱振彬正在工作中。


